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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水乡吴江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，又有鲈乡之称。鲈乡的来历，与张翰有关。西晋文学家张翰，字季鹰，晋惠帝太安元年（302年）,被齐王冏任为大司马东曹掾。据史书记载，张翰有清才，善属文，性格放纵不拘，时人比之为阮籍，称他为“江东步兵”。时值晋室八王之乱，齐王司马冏又专横独断，张翰就以莼鲈之思为由，辞官归乡，“营别业于枫里桥……宅东带水，因称为莼鲈港”（张翰《首邱赋》）。年五十七卒。
 张翰墓址，有两种说法，一说在吴县横山。《吴地记》《吴郡图经续纪》《姑苏志》《吴县志》等史志均记载，张翰葬横山东五里。
 因《吴地记》“非一人一时之作，为后世重辑之残本”，“有他人之作窜入”。张心澄《伪书通考》称其书为“伪窜”。横山之说难以令人信服。
 二说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。
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实地调查，在《三吴采风类记》中记载，张翰墓在二十九都二图南役圩。清嘉庆年间（1800年前后），南役圩有张翰墓碑出土，惜字迹模糊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吴江知县黎庶昌重修张翰墓并立石。
清道光《分湖小识·古迹五》记载：
晋东曹掾张翰墓，在二十九都南役圩。
按屈志（清康熙《吴江县志》）所载沈志（清乾隆沈彤、倪师孟《吴江县志》）驳之引《吴地记》及《吴昂续图经》云，张翰葬横山东五里，坟亡。然今弥陀港南役圩上现有祠墓，惟碑文漫漶不可读。考张大纯《三吴采风类记》载，张墓与屈志同。大纯有《过季鹰墓感赋》诗：“弭节江干日已晡，季鹰高节冠东吴。宦情落落空千载，墓草青青傍五湖。杯酒生前轻将相，秋风身后重莼鲈。只今势利滔滔是，过此还应愧汗无。”
清光绪《吴江县续志》记载：
晋东曹掾张翰墓，在二十九都南役圩。见前志。同治九年，署知县黎庶昌重修立石。柳树芳《汾湖小志》曰：屈志所载张翰墓，沈志仍之，而加以驳正。然考张大纯《三吴采风类记》载，张墓与屈志同。今南役圩之弥陀港现有祠墓，惟碑文漫漶不可读。大纯有《过季鹰墓感赋》诗云：“弭节江干日已晡，季鹰高节冠东吴。宦情落落空千载，墓草青青傍五湖。杯酒生前轻将相，秋风身后重莼鲈。只今势利滔滔是，过此还应愧汗无。”按今墓傍有庙曰敬信庵，中奉曹掾神位。墓石一陷土中。嘉庆时，土人于田中复获一碑，载有墓田若干亩。乃知确系季鹰之墓。时远近争歌咏之，而墓左右农人恐以侵占墓田得罪，将碑沉于水。咸丰初，震泽王之佐募人出碑于水，则亦漫漶不可辨识，后及二十年，县始为立石云。
清光绪《周庄镇志》也有张翰墓的记载，其文如下：
晋大司马东曹掾张翰幕,在镇东南二图港南役字圩,墓右敬信庵即其祠宇,今庵中木主犹在,按吴江县屈志载此,而沈志引《吴地记》及《续图经》云,张翰葬横山东五里,坟亡,以驳之。然嘉庆间,曾有墓碑出土,当时传播艺林,旋为墓田,农夫沈于河。同治三年,震泽王之佐雇人负出,已漫潓不可读矣。又张大纯《三吴采风类记》载,张墓亦与屈志同。同治十年,吴江黎邑尊庶昌重修立石。
张大纯过季鹰墓,感赋诗:“珥节江干日已晡,季鹰高致冠东吴。宦情落落空千载,墓草青青傍五湖。杯酒生前轻将相,秋风身后重莼鲈。只今势利滔滔是,过此还应愧汗无。”黄茂谒季鹰墓诗:“秋风乍起廓平芜,纵适飘然撤宦途,壮志岂真消岁月,乡思原不为莼鲈。折腰节肯输彭泽,泛宅人先作钓徒。今日来寻归隐迹,一抔黄土映明湖。”“当年此地列祠堂,屋宇从今供法王(墓旁敬信庵即祠堂旧址)。旧迹存乎碑剥落(出土卧碑字多模糊),高风渺矣水苍茫。隐居总胜官居稳,宦味宁同乡味长。谁识遗徽千载后,社旗招处草犹香。”沈伟烈和诗:“出土残碑掩绿芜,步兵遗迹在荒途。一杯寂寞谁浇酒,千载流传有脍鲈。释氏阴随儒作护(祠宇已圮，今为敬信庵，木主犹存焉),先灵习与古为徒(十世祖乐耕墓即在庵西)。年年祭扫常趋谒,聚水藏风并带湖。”“见几曹掾去东堂,莫待干龙扰八王。仕宦抽身贪纵任，隐沦埋骨入苍茫。名留死后情何已,志适生前乐自长。回望三高柯不远，春秋俎豆荐馨香。”迮炎和诗:“萧萧古墓吊荒芜,犹忆秋风赋载途。挥手官辞司马掾，关心名著步兵鲈。人传青史宁康岁,像列丹祠范陆徒。惟有莼菰依旧产,清芬千古袭江湖。”朱春霭诗:“名流踪迹寄榛芜,想见高风脱宦途。避世每求千日酒,归乡宁为四腮鲈。金章墨绶辞曹掾,雨笠烟蓑狎钓徒。埋玉深深谁祭扫,残碑水卧并江湖。见几无意立朝堂,早识齐王似赵王。心动秋风声瑟瑟,魂依江水路茫茫。一杯酒恨生前短,千里莼传死后长。漫向江村询父老,事留文苑姓名香。”唐际会和诗:“来寻古迹叹荒芜，剩有残碑卧道途。适志一朝辞印绶,高风千载忆莼鲈。无求死后称名士,惟愿生前作酒徒。铁笛草蓑常系念,庙廊原不逮江湖。”
《芦墟镇志》上记述两次调查。1958年11月11日，吴江县文教局派员查明：位于莘塔公社东联大队南役圩南端的张翰墓占地50平方米，封土高1.5米，墓西约40米处的敬信庵曾供奉张翰的神位。墓碑和木神位已于去冬今春毁掉。当时建立三人保管小组，插牌明示。
2000年秋调查：张翰墓已于60年代中期毁掉，遗址在今莘塔镇枫西与荡东两村（即原东联大队）之间的东枫小学内，前排平房教室西半部即墓址所在；敬信庵原址上早已建成村办公所和小工厂。张氏后代仍在东弥陀村，有东张、西张两支系。枫里桥、南役圩、莼鲈港又名二图港等都是当地地名，在明清朝均属二十九都二图。方言“二”念成“尼”，“二图港”转音成了“弥陀港”。此地在元荡东北滩。志书上元荡名“莼菜汤”，鼋荡、元荡均是后来的说法，自古代至今一直属分湖—芦墟地界。晚清，由于张翰墓在南役圩已广为人知，因此后出的《吴县志》也说张翰墓“在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”。
芦墟郑一冰得到一幅旧照片，一处有石人石马墓道的墓址。热衷于地方文史的郑一冰，于2011年7月前往二图港探访，由一位村民陪同，实地采访，但原墓址已成为建筑工地。他找到了九十高龄的金保恒，金先生讲述了张翰墓的情况，他说，张翰墓毁于六十年代，当时挖开土堆，有上下两块大石，约米把的长方石，下石挖有两个圆坑，出何物，不记。棺石后建机电站砌入水闸之下，现红顶度假村位置，墓石是青石，书“晋司马之墓”。碑石一断为两。被窑户收去烧石灰。（见《<分湖百咏>读札》之《季鹰墓》）
莘塔人、汾湖实验小学老师干明，2015年7月随张舫澜先生拜访东二图村民金保恒, 曾写《张翰墓寻踪》一文。金保恒是少数几个清楚张翰墓和敬信庵的人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金先生还记得敬信庵中的张翰长生位上的几个字“晋张公季鹰之神位”。金保恒当时已虚岁95岁。金先生幼时曾在东二图小学（设在敬信庵）上学，后来敬信庵屋顶漏水，民国24年，小学搬迁至枫里桥张家厅。民国26年金先生辍学，他当时10岁开始学道教和昆曲，师从吴琴甫，吴琴甫会唱文戏，创立大春堂，两个班子，8人1班，共16人。到金先生12岁时，吴琴甫死，他跟随师兄伯父等继续学道士。至今金先生仍会哼昆曲里的句子“雨顺风调万民好，庆丰年乐滔滔”。14岁时独立做道士生意，一直到1949年解放。解放后做过村长、生产队会记。80年后，做文书杂勤，分田到户后还在村委会帮忙。2003年从西二图（时属枫西村）拆迁到莘东新村39号。“弥陀港人称南役圩为烂龙圩，金老人说烂龙圩的得名有个故事。以前树巷上（华树村）沈家逢清明要绕道元荡到敬信庵西的祖坆，风水先生建议开条河港（后来叫新泾港）这样就不用绕远路了，但是每次开挖第二天总是又恢复原样，原来河港位置处在一条龙身上，风水先生叫民工干完活后把铁锹放在港中，第二日满港鲜血，龙死。”   
张翰墓处在东二图和西二图两个自然村的中间。干明在文中记录了张舫澜先生三次采访金保恒的情况：“张舫澜老师先后三次去过张翰墓：1958年，张舫澜老师第一次来弥陀港（时属东联大队）时，见过张翰墓，墓碑上书‘西晋高士张翰墓’。他和金老人应该就是当时认识的。1982年，张老师和山歌老虎蒋连生再去看张翰墓时，张翰墓已不见踪影。包产到户后，金保恒分到的农田就是原来的张翰墓地。据金老人回忆，50年代末经济困难，很多坟墓被毁，棺材墓碑都被收去废物利用，张翰骨灰被倒在河里。2013年末张老师第三次来张翰墓时，原东二图村已是一片工地，将被开发成明丰湖滨花园。”文中金老人，张舫澜先生称其为金先生，我也曾随张舫澜先生访问过一次金先生，还去了东联村。查自己的日记，时间是2013年12月。日记中写道：
吃过中饭，去诗社活动室，几个理事再碰个头，商量春节聚会的事情。聊了一会，没有什么异议，就基本定了。大约三点多散会，张舫澜先生、忠明、子谐和我，坐文荣车子去东联村，看一下现场。东联村委会的环境很好，正在装修，会议室也不错。忠明打电话给沈军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还有一个姓金的村会计也来了。
我们提出要看看敬信庵遗址和二图港。小沈说，敬信庵可以去看看，但那里已是一个建筑工地了，不知能否进去。二图港东面部分已被填掉了，西面还剩一部分。小沈是本地人，地理位置是熟悉的，但没有听说过张翰。张舫澜先生五十年代、七十年代曾两次来这里，找到一个本地的金先生，了解到张翰墓、敬信庵的一些情况。当问及金先生时，小沈和金会计说，这里姓金的人有很多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比较符合的，有两个，一个六十多岁，一个八十多岁。
小沈带我们去看敬信庵遗址，一看，已经全部拆掉了，正在造房子，保安说，是商场。工地前面有一个池塘，叫庵前塘，塘边有一些枯黄的芦苇。我们爬上土堆，看了一会，原来的敬信庵和张翰墓，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从土堆上下来，走到附近的一座水泥桥上，桥西面就是太阳湖度假村，二图港很幸运地保存了一段。
小沈又带我们回镇上，在莘东新村，找到了住在平房里的金先生。金先生夫妇都在家里。金先生全名金保恒，九十三岁了，身体很健康。他跟我们介绍了张翰墓的有关情况。他说，明嘉靖五年，在张翰的祠堂旁边，建造了敬信庵，里面有很多老爷的塑像，还有张翰的长生牌位，上面写着：晋张公季鹰之神位。敬信庵旧址，民国时做过学堂，解放后是东联村村部所在地，后来曾在里面开过村办厂。前两年，村民在敬信庵旧址搞了一座简易的小庙，供佛烧香。
五十年代，张舫澜先生第一次去看张翰墓，墓碑还在，上面刻着“晋高士张翰之墓”。金先生回忆，后来，张翰墓被村里的几个民兵挖掘，里面有两块青石合在一起，中间有两个洞，分别放着张翰和他夫人的遗骨。民兵们把遗骨扔进河里，将墓碑和其它石头用船运到芦墟，卖给石灰厂，所得的钱款买了一个军号。
金先生小时候做过道士，解放后在村里工作，先后当过保管员、会计等职。他说，二图港附近有两个村庄，一个东泥图，一个西泥图。他是西泥图人。前几年，两个村庄都拆迁了，在莘塔镇东建成一个新村，名为莘东新村。金先生会写毛笔字，他说，今年初，他为莘东村老年活动室写了一幅对联，贴在里面。
告别金先生，我们又去不远的莘东村村部，在老年活动室的东墙上，看到了金先生的对联，对联写着：“福自仁德来，寿在乐观中”。中间的红纸上写着“福、寿”两个字。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，能写出这样工整的字来，让人叹服。
2017年第4期《汾湖》杂志，刊登有陆维镛老师《二图港敬信庵张翰墓记忆》的文章，是根据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写成的。
1964年，陆维镛老师被派往东联大队西舍小学任教。袁大觉老师主管学校。当时，学校就设在敬信庵里，大队办公室、书记宿舍、教师宿舍、厨房、会议大厅、生产队仓库等都在里面。“敬信庵后埭的中间，三间的正厅是大队开大会和其他活动的地方。”
陆维镛老师曾亲眼见过张翰墓，他说：“张翰墓就在敬信庵东侧的田中。离我的宿舍大约二、三十米。推开踏板窗，一眼就看到水稻田中高出的土墩，这就是张翰墓。六十年代初期，张翰墓上还有明显的模样。在敬信庵东面靠西的田块中，一个显著的土墩，上面两块大长条石板略有错位地、北低南高地铺盖着。西边的长条石板西低东高斜侧着，北端浅浅地插进泥里。而它的南面翘高着；靠东的长条石板一边恰巧搁在西石板的擦边上，另一面搁在用甏缸砖砌高的墙圈上。墓南两长条石板成了一只西低东高歪着的大嘴巴。多少年来，石条板上都是泥土覆盖，各种茅草、野花、小灌木，还有散秧把，随季节变换着。向石条板下的歪嘴巴里望进去，田地干燥时杂草丛生，田地潮湿时满是水汪。西嘴角边上有一小块平整的石块，大概是用火来点香烛的。在冬天的深夜里，我曾两次看见过烛光悠悠，未知百姓为甚祭拜？至少可昭示对墓主人的崇拜之情。”
陆老师在文中提到二图港村上的两位老人，一是西二图港的金宝恒，二是东二图港的赵培初，金宝恒所知道的张翰墓的情况前文已述。陆老师所说的金宝恒裕前面写的金保恒应为同一人。陆老师在文中记录了赵培初老人关于二图港村名及张翰的三个传说，摘抄其中的两个。“赵先生讲的第二件事是张翰的住址，远隔1700多年，既无族谱，又无史料，仅是一代接一代的传说。一说，张翰返回东二图港村，房屋建造在港北的东端，靠近陈渡（莼鲈）港，南临元荡，北接淀山湖，吟诗踏露，垂钓港畔，举杯邀月，指点文字，一种放任不羁的文人风貌。另一说，张翰的宅第建造在东二图港村港北中段，门第坦荡。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传递，在原址上张翰的子孙们修缮、改造、重建房屋，代代传承，人丁兴旺；代代续建，气派非凡。当时看到的张家大屋，还保持着一派张氏风范。”
接着，是赵先生讲的第三件传说，是关于张翰墓碑的传说。“据赵先生说，墓碑和立石早被人借夜色盗去，该农人为节省砖块，把墓碑和立石砌入猪棚当墙。”
袁大觉老师和陆维镛老师在西舍小学任教的几年中，为寻找张翰的墓碑和立石，几乎跑遍了东联大队的所有猪棚，最后一无所获。
“赵先生又说，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藏碑的那家后人，偷偷卖给了石灰厂作石料。此说反证了张翰墓的碑石和立石完全是青石质地的正确性。”墓碑和立石可能早已烧成石灰了。赵先生的说法与金先生所述有所不同。
陆老师是张翰墓和敬信庵的见证者之一，在他的文章中，还配有他画的“1964年~1966年敬信庵平面示意图”、“1964年~1966年敬信庵正面示意图”和“1664年~1966年张翰墓示意图”，是研究张翰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陆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，他教过语文、历史等课程，但美术是他的强项。我一直对地方文史感兴趣，想不到的是，陆老师曾在张翰故里生活、工作过，并早在六十年代就寻觅过张翰的墓碑和立石。他在文章最后写道：“我写这篇文章仅是为二图港村这块风水宝地磨不去的印象；为给我挡了几年风雨的敬信庵的深刻印象；为近在窗前的张翰墓不可忘却的印象的一种记忆和念想。人总会有一点怀旧情结的。”
时间会流走，景物会消逝，但人的这种情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

